
第一章 隨意被許親

暮春之初，清風和暢，杏花紛飛。

已過不惑之年的南明侯宋旭進了後院徑直往榮德堂而去，午後的陽光暖暖，映在

他眼底竟是化不開的冰冷，見到他的奴僕丫鬟一個個把腰彎得更低，深怕觸怒了

他。

老夫人的榮德堂裡鶯聲燕語，很是熱鬧。

門口的丫鬟喊了聲「侯爺來了」，恭敬地撩起簾櫳。

東次間的歡聲笑語停頓下來，除了臨窗大炕上的老夫人安坐不動，其餘的婦人姑

娘皆起身行禮後避到裡間。

老夫人詹氏從來不喜歡這位長子，待他見禮後便直接道：「侯爺一張討債臉，莫

不是來向我興師問罪？」

宋旭坐在離炕最近的一張雕花太師椅上，端起丫鬟奉上的浮雕五蝠紋茶盞，暖茶

入口，似苦回甘的滋味讓他平靜了幾分，低沉的嗓音道：「聽聞母親將姣姣的庚

帖送去昭勇將軍府，而我卻此時才知曉。」

「侯爺現在知道也不晚。」詹氏自從熬死了冤家老侯爺便死豬不怕滾水燙，只管

自己順心不順心，對長子也不客氣，哼聲道：「你是侯爺，是家主，外頭的事我

插不了手，一個孫女的親事我還是能作主的。」

宋旭的眼眸沉黯，「母親，姣姣是四弟的女兒，他的長女，四弟即將舉家返京，

今上還要重用他，將他從泉州市舶司提舉轉調京官入戶部。母親，四弟今年三十

有七，已成家立業，他女兒的親事怎能不說一聲就隨意許了人？」

詹氏怒目，拍打几案。「他宋有光就算封侯拜相，我也是他的嫡母，他一樣是洗

腳婢生下的庶子，若敢忤逆，我不介意家醜外揭，告他不孝！」

「四弟沒有不孝，他女兒的親事他有權利過問。」宋旭很煩詹氏的胡攪蠻纏，而

且打人不打臉，四弟的生母是母親的陪嫁丫鬟，給她端過洗腳水不假，但如今宋

有光已入朝為官，便不該再提起他的出身，教宋有光離了心，於家族有何益？

詹氏不明白當家人的苦心，也不想明白。「他有什麼權利反對我為姣姣定下的親

事？一個庶子的嫡女，能得什麼好姻緣？老二家的好心讓她高攀昭勇將軍府，老

四夫婦知道了也會偷笑。」

「母親！」宋旭揚高了聲音，「這是好親事嗎？」

詹氏閉嘴了，把頭扭到一邊去。

宋旭眼底有冷冽的怒氣，「姣姣是四房的女兒，她的親事跟老二和孟氏有什麼關

係？手伸得太長，莫非宋瑞作為我的嗣子，也要聽命於老二和孟氏？」

語氣之冰冷，教詹氏的心房緊縮了一下。

過繼嫡親兄弟的兒子，血緣最近，是為嗣子。

過繼五服之內從兄弟的兒子，稱為繼子。

宋旭和妻子錢氏只生下侯府的嫡長女宋錦，錢氏困難產無法再生育，而本朝的世

襲爵位沒有庶子的分，納妾生子不現實，若不甘心將爵位傳給弟弟，只能過繼或

停妻另娶，繼室生的也是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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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旭原本在步軍統領衙門掌權，先帝晚年孝烈太子死於逆賊手裡，太子府幾乎被

血洗，他帶領部屬前往救援時受了重傷，無法再領兵，便退下來轉任文職，生死

之間看開了許多事，況且他與錢氏的感情好，沒想過停妻另娶，直接過繼二房的

長子宋瑞，在宋瑞成親之前請封為世子。 
因何在成親之前才請封世子？因為這兒媳婦宋旭和錢氏要自己挑。 
老二宋輝是個老實的，孟氏卻一肚子心眼，若早早確立世子之位，只怕孟氏會聯

合婆母挑個心向二房的世子夫人。 
宋旭選中奉國將軍的長女榮安貞，家世相當，成親二年已順利生下嫡長孫，一心

向著大房，是個聰明的。 
詹氏不是蠢人，再囂張也不會頂風而上，故觸逆鱗。 
一旦宋旭真的發火了，她也不會挑戰他的底線，安撫道：「瑞哥兒是你的兒子，

向來孝順你和錢氏，你不要多心，他的親事老二那邊可是一句話都不敢多說。」 
宋旭冷臉不語。 
詹氏又道：「姣姣只是個姑娘家，她爹是我一手養大的，我當祖母的為她作主親

事，誰又能說不是？」 
宋旭氣笑了。「是母親作主的？分明是老二家的宋瑜惹的禍，合該由老二家的宋

暖去頂替親事，若非孟氏提醒，您會想到千里之外的宋姣姣？」 
詹氏一陣尷尬。 
宋旭眼神晦澀，「姣姣也是您的血脈後代，為何如此不公？」 
是啊，為何？ 
宋有光娶了她孿生妹妹的獨生女岑氏，宋姣姣身上也流著詹氏的血統，然而只要

想到那酷似的眉眼，與眉眼間的一點朱砂痣，她霎時闔緊雙目，以掩飾眸中的寒

凜鋒芒和深埋心底的恨意。 
她面沉如水。「庚帖已送去昭勇將軍府，除非那邊退回庚帖，此事便已落定，侯

爺又待如何？將我生吞活剝？」 
又是這潑皮無賴相，宋旭滿心的憤怒被理智壓了下去，甩簾而出。 
不能再談了，再說下去又要母子大吵一架，傳出去是他不孝。 
 
 
正院的花廳內，錢氏等到侯爺一臉陰沉的回來，心想又被自己料中了。 
一個偏執任性、愚昧自私的人，得意便張狂，何況又是長輩，誰能無視她的存在？

詹氏如今還怕誰來著？ 
飲了一杯涼茶，宋旭表情平緩，再沒有一絲起伏。 
「侯爺明知拗不過老人家，何苦去找罪受？」 
「她們都敢先斬後奏，我這股氣不發出來，她們要上天了。」 
「也是，侯爺一發威，家裡總能清靜一陣子。」 
宋旭聞言嘆息。「只是委屈了四弟和姣姣，我須修書一封，命人趕往通州碼頭，

免得他們回府後兩眼一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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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家九年，千里迢迢想回到親人的懷抱，結果人尚在半途，家裡人已算計了宋姣

姣的親事，這還是一家人嗎？ 
宋旭拒絕為詹氏和二房背鍋。 
 
 
榮德堂內，侯爺一離開，宋暖便急步出來撲在詹氏懷裡，欲泣欲訴，「祖母，我

是寧死也不嫁那個……那個天閹……」越說越小聲，怕髒了自己的嘴。 
「好、好，我們不嫁。」詹氏心疼極了。 
宋暖隔代遺傳，很像年輕時候的她，自然多疼一些，加上她習慣偏心二房，處事

不公平也在情理之中。 
二夫人孟氏邊走出來邊笑斥道：「妳這潑猴又賴在妳祖母身上，方才要不是我拉

住妳，妳是不是要跳出來和侯爺爭論？」 
宋暖抬起一張嬌俏可人的臉，眸中瑩瑩含光，「大伯親疏不分，四叔不是他的同

母兄弟，他何苦為了四房來為難我們？」 
「暖暖說的沒錯，老大就是故意氣我！」詹氏又是對長子不滿的一天。 
三夫人孫氏拉著女兒在原先的位置坐下，垂眸冷笑：明明是二房造的孽，推給四

房背鍋還有理了？果然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可嘆她是孀居之人，哪敢多嘴多舌？只要這背鍋之人不是她親生女兒宋滿，她照

樣裝聾作啞。 
 
 
通州碼頭是京杭大運河的北端。 
通州自古是軍事要衝，東漢劉秀在此一戰定勝負，一直以來便是漕運倉儲的重地，

江南和塞北物資交通的樞紐，也是守衛京師安危的東大門。 
熱鬧繁華數百年的通州碼頭，兩艘官船慢慢靠了岸。 
宋旭早已派了曹管事一行人來此，備好車馬轎子來接人。 
南明侯府在通州也有一些產業，還有一座三進宅院，宋有光一行人先到宅子裡歇

兩天，長時間坐船，再美的鮮花也蔫了，給點露水才好養活。 
宋有光對於南明侯的體貼周到，欣喜有之，但同時升起了防備之心。 
勛貴世族，出身嫡長子是妥妥的人生贏家，如無意外，家裡所有的好處嫡長子佔

了大半，剩下的才是幾個弟弟分，庶子更是邊緣人物，沒有死傷沒有被養廢，那

是老侯爺活到宋有光考中進士，為他作主娶了岑氏。 
繼任的宋旭也是合格的家主，自然希望弟弟們有出息，不要在家裡遊手好閒啃祖

產。 
曹管事是宋旭的左右手，將一封密函雙手奉上。 
「侯爺說家裡的事都寫在上頭，四老爺看了便明白。」曹管事低垂眉眼，他是知

道內情的，也覺得詹氏和二房不厚道，但有什麼辦法呢？若有人注定要犧牲，頭

一個被推出來的肯定是庶出的四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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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有光被「四老爺」的尊稱怔了一下，隨即想到大哥有了孫子，他們的輩分升級

了。 
在碼頭，曹管事高呼他「宋大人」，姿態擺得很低，看到大哥在左右手親自來接

他，他不免訝異，如今一看，果然有貓膩。 
宋有光接過信，莞爾一笑。「曹管事且去歇息。」 
傻子才對那個家抱有期許和眷戀。 
不待曹管事反應，他便出了廳堂往後院走去。 
一鍋熬得香濃的肉粥和幾樣小菜，教疲憊的旅人也有了胃口，一家四口人淨手後

開始用飯。 
岑氏藉著喝粥的動作看了身邊的男人一眼。 
混跡官場久了，情緒不輕易顯露臉上，生得儒雅周正的宋有光面無表情的用膳，

岑氏便曉得他心情不好。 
侯府那邊又鬧什麼么蛾子了？ 
「姊姊！」七、八歲大的宋潤對著雙眉之間有一顆觀音痣的美少女撒嬌道：「姊

姊，我還要再吃一隻醬蟹。」 
宋潤是宋有光和岑氏到了泉州才生下的兒子，照理說該是爹娘的心肝兒、掌中寶，

但是沒有，小大人一般機靈的宋潤從小就覺得姊姊才是爹娘親生的，而他是抱養

的，是姊姊好心從外面撿回來的。 
後來他當然知道不是，但已經被洗腦成功了：他是小男子漢，長大了要照顧姊姊，

給姊姊撐腰，姊姊說什麼是對的，如果有錯，一定是他理解錯了。 
宋潤沒覺得哪裡不對，他最喜歡美人姊姊了。 
小沒良心的姊姊正津津有味地吃著第二隻醬蟹，卻告訴他，「醬蟹生冷，小孩子

只能吃一隻，等你像姊姊這麼大了就可以吃兩隻。」 
「不可以嗎？」宋潤眼巴巴看著。 
「你看姊姊這麼大了也只能吃兩隻，等你長得像爹爹一樣高大體面，可以吃三隻

呢！」宋姣姣騙小孩子從不臉紅，醬蟹生冷不宜多食嘛！ 
宋潤羨慕的看向親爹，真好，愛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 
宋有光夾起素燒香菇的筷子頓了一下，若無其事的放進嘴裡，爹爹心裡苦，但爹

爹不說。他不愛吃醬蟹啊！但女兒都這麼說了，在兒子渴望而不可得的目光下他

只得吃了一隻。 
岑氏差點把肉粥噴出來。該！就讓女兒治你，讓你再挑食看看。 
宋有光從桌下握住岑氏的手捏了捏。老爺不要面子的嗎？ 
岑氏哭笑不得，輕哼一聲。 
宋有光在兒子面前堅持當「嚴父」，將當年老侯爺督促他上進那一套照搬不誤，

但日常生活則隨便女兒帶兒子玩耍。 
待天晚了，宋潤畢竟只是個孩子，累得早早睡下。 
在書房裡，幾張信箋攤開於桌上，那封密函已被閱過，宋有光緊鎖眉頭，沉吟不

語，指尖在桌上輕敲著。 

Cr
esc
en
t



紅漆冰裂紋的窗戶全支開，院子裡盛放的黃玉蘭花香氣撲鼻，教人不飲也醉。 
宋姣姣眉眼低垂，玩轉左手腕戴的紅瑪瑙手串，神情寧靜柔和，波瀾不驚。 
她不是出水芙蓉，是晨間沾了露珠的待放薔薇，長眉鳳目、肌骨瑩潤，非常漂亮

耀眼，尤其眉間一點朱砂痣，使嬌豔的面容多了份清雅端秀。 
端看岑氏那的明媚照人，風姿綽約，便能想像宋姣姣到了中年時的長相，還隔代

遺傳了外祖母的朱砂痣，連岑氏都得意自己很會生。 
但此時岑氏差點氣得吐血，凶狠地瞪著自己的丈夫道：「侯府是什麼意思？你前

世挖了宋家的祖墳，所以投胎來還債？」 
「夫人息怒。」宋有光的臉色如同窗外夜色深沉如墨，但多年為官已懂得隱忍，

先安撫好夫人的怒火再說。 
「我不息怒，我氣得想跟侯府的人同歸於盡！」誰能想像絕色美人是個爆脾氣，

幾欲噴火的看著丈夫道：「我們怕耽誤女兒的花期，更怕將女兒嫁在福建以後照

應不到，這才聯繫侯爺出點力，將你調回京城，結果呢？敢情在這兒等著呢，挖

了個巨坑等我們跳進去……」 
「這事絕非大哥主謀，他沒那麼卑劣。」 
「那又如何？他是家主，他是族長，怎能眼睜睜看二房禍害我們？說一千道一萬，

就是偏心自己的同母兄弟！」岑氏氣憤難平。 
宋有光無言以對。那是人之常情，但到底意難平。 
「憑什麼二房的黑鍋要由我們來背？憑什麼犧牲我們家姣姣？」岑氏氣哭了，她

十月懷胎生下來的嬌嬌女，他們夫妻都捨不得動一根手指頭，卻教人倒一盆汙水

從頭淋下。「欺人太甚！二房惹的禍就該由宋暖去換親，再不濟還有三房的宋滿，

我女兒最小呢，憑什麼由她頂上？」 
淚落連珠，哭聲哽咽，宋有光心疼死了。「都怪我，都怪我無能，身為庶子在家

裡地位低……」 
「跟你有什麼關係，你的官位可比二老爺高，是他們欺人太甚！」 
「信裡寫了宋滿已訂親……」 
「是最近才匆忙定下的吧！」岑氏拿手絹拭淚，冷笑道。 
「三哥去得早，宋滿是遺腹女。」 
拿宋滿去易親，宋旭怕人說閒話。況且前三個兒子都是詹氏親生的，她雖然偏心

二房，也不會為難三房。 
從小到大，宋有光已經習慣了不公平待遇，庶子步入官場更擺脫不了家族的箝制，

即使有朝一日他位極人臣，嫡母若不肯分家，他一樣不能忤逆，只能敬著順著，

心裡的為難氣苦只有自己知道，只是要用他的女兒去維持侯府重承諾的名譽就令

人憤慨不齒了。 
岑氏激憤道：「反正我不管，侯府不退了親事，我便攪得他們上下難安！」 
她說到做到，而且絕對敢做敢當，侯府上下早領教過她的手段，詹氏和孟氏才會

趁著四房尚未進京就將宋姣姣的庚帖送去昭勇將軍府。 
若是乖順好拿捏的庶子媳婦，詹氏也不想做得這麼難看啊！ 

Cr
esc
en
t



京城上層圈子的人都精得似鬼，一看就知道是欺負四房嘛，不厚道。 
當然，他們也不會仗義執言，清官難斷家務事。 
「娘——」臉上帶著綿綿的笑，宋姣姣撒嬌道：「娘不要生氣，生氣了不好看。」 
「我怎能不生氣？」岑氏看著嬌嬌軟軟的女兒，這麼美這麼乖，心裡又將侯府上

下拖出來鞭屍了一遍。 
「爹娘心裡氣苦，激憤難平，都是為了女兒，女兒心疼，但侯府的人不心疼啊，

又何必苦了我們自己？」宋姣姣從來都是最冷靜的那一個。 
她是胎穿的，生而知之。 
只比宋暖小三個月，但她嬰兒時期便感受到詹氏隱藏得不夠好的厭惡情緒。試問，

哪個當祖母的會一臉慈愛的看著小孫女，卻偷偷下手狠掐她的小屁股？ 
她痛得嚎啕大哭，岑氏一開始還擔心詹氏生氣孫女不跟她親，直到發現女兒的小

屁股烏青了一塊，心裡氣得發抖卻無可奈何。 
岑氏不放心女兒親近詹氏，詹氏也順勢冷落了宋姣姣，無視宋姣姣的存在，上行

下效，僕婦們對宋暖和宋姣姣的態度便天差地別。 
守了老侯爺的孝期後，宋有光決心外放，再偏遠的小縣城都好。 
詹氏想留下五歲的宋姣姣跟宋暖養在一起，像雙生姊妹花呢，多美！ 
岑氏悍然拒絕，她瘋了才把女兒留在侯府當宋暖的陪襯。 
詹氏其實並不想看到宋姣姣那張臉，但她愛面子啊，別人家的祖母都會在兒子外

放時將孫女養在屋裡教養，日後也好說親事，但岑氏拒絕，她便順坡下驢，並非

她不慈啊！ 
即使看穿了詹氏的伎倆岑氏也不能妥協，她女兒從小冷心冷情全是這家人害的！ 
岑氏不知道「冷暴力」一詞，不然便會明白詹氏是用冷暴力虐待宋姣姣，如果是

真的小孩，極可能被逼出心理疾病，但宋姣姣非常明白詹氏玩的那一套。 
岑氏一心只想護住女兒，「老爺，這婚事不行，絕對不行！昭勇將軍府就是個爛

泥坑，那個郭拂他……他有病啊！」 
「他有什麼病？」宋姣姣清澈的眼中滿是好奇，「先天心疾，像三伯父那樣？還

是吃喝嫖賭，五毒俱全？」 
她其實是很能面對現實的人。南明侯都親筆書信解釋，又派曹管事來示好，不就

是希望他們認命吧，別鬧了！ 
在現代，任誰都會反嗆一句：憑什麼？我女兒的婚姻關伯父伯母什麼事？ 
但在古代不行，尤其是世家大族，錦衣玉食、琴棋書畫的養大的千金閨秀，都是

為了聯姻，給家族添一份助力，而不是添堵。 
真想以激烈的手段退婚也不是不行，但是連南明侯都不支持，到最後即使退婚成

功，宋姣姣的名聲也臭了，又有什麼好下場？ 
明明她才是最無辜的，卻要賠上閨譽，連累她爹的仕途，憑什麼呢？ 
她能想到的，宋有光和岑氏也能想到，甚至想得更多。 
「他們先斬後奏，把姣姣的庚帖送去昭勇將軍府，就是投鼠忌器，不敢把事情鬧

大。」岑氏又是憤怒又感覺淒涼，「母親竟絲毫不顧與我娘的姊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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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有光嘆息，「當年妳來侯府投親，母親有意將妳許配給三哥，我讓人捎話給父

親的貼身小廝，父親果斷為三哥定下了舉人之女孫氏，又將妳許配給我，我心中

狂喜又有些疑惑，父親待妳竟比母親多了幾分真心。」 
宋姣姣雙眸中點亮了八卦之火。 
宋三爺先天體弱有心疾，太醫都說活不過三十，誰嫁了他都注定年輕守寡。 
詹氏和岑氏的母親詹明蝶是雙生姊妹，從小感情好，詹明蝶才會臨終託孤，結果

詹氏卻打算讓妹妹的女兒一生守寡？抑或是詹氏覺得一介孤女能嫁給侯府嫡子

便是天大的福分了？ 
宋三爺二十三歲病亡，孫氏有孕五個月，後來生下遺腹女宋滿；另一個通房懷孕

三個月，懷著雙生子早產了，生下比宋滿小半個月的一個男嬰和一個死嬰。 
思及孫氏十九歲便守寡至今，岑氏不寒而慄。 
「大道至簡，繁在人心。」宋姣姣眼中一片清明，「祖母不喜歡我，我從小便知

道，只是不懂為什麼。幸虧祖母愛面子，除了被冷待我也沒吃虧，所以懶得跟她

計較。」 
宋有光氣笑了。「妳能跟自己的祖母計較什麼，而且那時候妳才多大？」 
宋姣姣乖巧地垂眸不語。我能做的事情可多了！ 
岑氏無腦偏心自己的女兒，嗔道：「老爺朝我女兒發什麼火？千錯萬錯，我女兒

一點錯也沒有，她可受了大委屈！」 
「不是啊，夫人，這也是我女兒，我在教她——」 
「教她如何忍氣吞聲？委屈自己成全別人？你還是別教了。」 
宋有光在心裡第一百次唸：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我不生氣我不生氣，她是我的

妻。 
「夫人，回侯府後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表面工夫還是要做的。」 
「後宅門道我懂，咱們女兒不就被算計了？我的天啊——他們好狠的心，將姣姣

推入火坑，你教我如何不恨？」 
岑氏似泣似訴的姿態令宋有光憐愛之心漲滿。 
「拚著這一氏官服不要，也不教姣姣嫁給郭拂！」這一刻的衝動激情是真的。 
宋姣姣扶額，爹啊娘啊，您們能現實一點嗎？ 
說不感動是假的，寒窗苦讀十多年才金榜題名，教庶子在家中提升一點地位，娶

得美嬌娘，努力在官場中佔有一席之位，是個男人都不會放棄，甚至不惜拋妻棄

女。 
宋有光愛妻愛女，在古代社會是很少見的。 
宋姣姣絕不允許有人損及宋有光和岑氏的利益，即使是她自己也不行。 
來自父母最純粹的愛是她前世沒有體會過的。 
「爹、娘，」放狠話她在行，「我寧可嫁給郭拂，不論他有多糟糕，也不要您們

為我犧牲。爹，您若成了白身，四房在侯府還有何立足之地？娘在後宅也要低三

下四的看人臉色，弟弟的前程又在哪裡？而我又有什麼好姻緣？」 
一言以蔽之，南明侯府並沒有給他們留一條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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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有光感到深深的無力，生為庶出是原罪嗎？ 
岑氏想哭，但女兒都這麼勇敢了，她哭天搶地就能解決問題？「姣姣，妳是不知

道……那個郭拂他真的有病……」 
「什麼病這麼難以啟齒？」花柳病？太糟了。 
岑氏嘴唇抖了抖，說不出口。 
宋有光冷靜下來，無力嘆息。「昭勇將軍府的名聲一直為人詬病，前兩代家主寵

妾滅妻，鬧得人盡皆知。郭拂身為唯一的嫡子，卻教父親的寵妾白姨娘買通奶娘，

將他整成了……天閹！郭夫人去世後，白姨娘不再瞞著，宣揚得滿京城人都知道。」 
天閹，不能人道。 
誰嫁了一生守活寡，沒有子孫後代，晚景淒涼。 
這是結親嗎？這是結仇！ 
「確定嗎？」宋姣姣也萬萬想不到是這種病。這不是病，是絕症。 
岑氏緊緊抿著嘴唇，良久才冷然道：「哪個男人願意背負這等臭名？若是假的，

他今年二十三，大可早早成親納妾，生一堆孩子來洗涮汙名。」 
宋有光看著窗外，不忍看女兒明媚嬌麗的容顏。「皇上兩次賞賜美麗宮女，他都

拒絕了，皇上竟也不惱。」 
賞賜美貌宮女想替他遮掩一下，表示傳聞是假的，也好說親事。 
郭拂拒絕了，他破罐子破摔，不在乎人說，更不在乎那個倒楣新娘要一輩子受人

嘲笑，連一塊遮羞布也沒有。 
宋姣姣心中暗嘆，此人冷心冷情，跟她有得一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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